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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play A Streetcar Named Desire by Tennessee Williams, the heroine Blanch is a typical “bad 
woman”. However, many critics and readers sympathize with her. The thesi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ader-Response Criticism, analyzes how the images of the hero and the heroine are overth-
rown in the readers’ mind and how readers give them different interpretations at the beginning 
and the end of the reading. Williams stirs up the readers’ desire of participating in meaning con-
struction of the play by making them forming different views. Through investigating the author, 
rereading the text, constantly subverting, confirming and reconstructing their own horizon of ex-
pectations, readers grasp the work’s theme the author intended to create at l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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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田纳西威廉斯的戏剧《欲望号街车》中，女主人公布兰琪是一个“坏女人”的典型。然而，却有许多

评论家及读者给予了她以同情。本文从读者反应批评“互动式读者反应理论”角度，分析了剧中男女主

人公在读者心目中的形象是如何被颠覆的，读者在阅读伊始与阅读完毕后对两者又有着怎样不同的解读。

威廉斯通过使读者前后产生不同的认识，激发出读者参与的欲望，使他们积极参与到作品的意义建构中

来。读者通过了解作者，反复重读，不断推翻、证实和重建自己的期待视野，最后达到与作者创作意图

的相吻合的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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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田纳西威廉斯(Tennessee Williams, 1911-1983)于 20 世纪 40 年代成名，与尤金奥尼尔和阿瑟米勒比

肩，被誉为美国最伟大的剧作家之一。《欲望号列车》(以下简称《欲》)是威廉斯最享盛名的剧作，已连

续 50 多年在世界各地上演。该剧同时也是评论界的宠儿。评论家们普遍认为这是一出悲剧，并给予剧中

女主角布兰琪这一悲剧性角色以同情。国内有孙丽颖[1]从南方传统文化的视角分析布兰琪精神分裂的悲

剧成因；彭娜[2]从此剧名称、空间、和某些具体意象象征意义的模糊性和流动性揭示布兰琪悲剧命运的

根源；国外，有梅根特瑞[3]从女性主义的角度分析，认为布兰琪是男权社会秩序的叛逆者和牺牲品。也

有许多读者同情布兰琪。然而在剧中，布兰琪却是一个随便同陌生人发生关系，勾引未成年学生，破坏

妹妹夫妻感情的“坏女人”。笔者产生疑惑，既然布兰琪是个“坏女人”，为什么评论家要为她辩护，

众多读者同情她？对于她的坏，读者又是如何反应和解读的？综合国内外研究，从“读者反应批评”角

度对《欲》的研究比较少，且此理论关心读者对文学文本的反应，更能够有效地回答上述问题。故本文

从读者反应批评的角度对其进行分析，以期加深大家对这部作品的理解，对读者反应进行更合理的解释。 
19 世纪以前，“作者中心论”将文学视为一种由作家赋予其永恒意义的批评话语，20 世纪初，“文

本中心论”取而代之，认为文本的永恒意义包含在文本自身之中，它不是作者有意图的产物，也不会随

着读者反应的变化而改变[4]。而以现象学和阐释学为思想基础的“读者反应批评”反驳结构主义的文本

中心论，认为作品的本质与它产生的效果密不可分。 
泰森把读者反应研究分类为：互动式读者反应理论、情感文体学、主观读者反应理论、心理学读者

反应理论以及社会读者反应理论[5]。“互动式读者反应理论”(transactional reader-response theory)分析的

是文本与读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在阅读的时候，文本总是刺激我们按照自己独有的方式作出反应，这些

反应影响了我们在通读文本过程中对文本的理解。在阅读的各个时间点，文本发挥了“蓝图”的作用，

当我们意识到自己的阐释离题太远之时，就靠它来纠正。这一阐释纠正过程，总会促使我们根据文本的

最新进展回头重读先前的内容。这样一来，文本就引导我们在阅读的过程中进行自我纠正。即使在阅读

结束后，若我们想深化或完成我们的阐释而重读全文或其部分内容，文本也会继续发挥其引导作用。按

照互动式读者反应理论家的看法，不同的读者所提出的可行性阐释不尽相同，即文本支持多重意义。然

而，在这个过程中，总还是有一个真实的文本，我们必须参照它才能证实或修正自己的反应。读者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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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理论在承认阅读的主观性的同时，更强调读者的“文学能力”，这种“文学能力”也包含读者预先

对作者生活经历及其生活背景的了解。 

2. 布兰琪与斯坦利的形象 

阅读伊始，尤其在第十幕斯坦利强奸布兰琪前，读者们对布兰琪印象极坏，对斯坦利却颇有好感。

著名的评论家克勒曼在关于此剧首演的报道中说：“在此剧演了几乎三分之二时，观众还把他们自己同

斯坦利视为一体。他的嘲弄博得观众笑声的支持，似乎是在嘲笑那个女人行为的软弱和歇斯底里的装腔

作势”[6]。 
布兰琪刚出场时，热情的尤尼斯领她进入妹妹斯黛拉的家，即刻她便找借口赶尤尼斯走，冷漠而没

有礼貌。不仅无礼，她还善于伪装：明明在妹妹回来之前就已饮过酒，还在亲人面前装作没有喝过，掩

盖自己的嗜酒成性。此外，一见妹妹，她就挑剔对方住的地区有多糟糕：“哪怕在最可怕的梦里我也从

来，从来都想象不到——只有埃德加爱伦坡先生——才喜欢这个调调！我想房子外头就是食尸鬼经常出

没的维尔森林吧”[7]。然后，她开始向妹妹叙述她们的家贝拉里夫失去了，父母亲人去世了。诉说时，

她振振有词，一方面描述缺钱的自己如何遭受着身心两方面的打击，为自身开脱，一方面指责妹妹一走

了之，不闻不问。在说这些话的时候，她丝毫没有考虑妹妹的感受。布兰琪声称自己没有钱，却穿着昂

贵的衣服，戴着漂亮的首饰，让读者不禁怀疑：布兰琪可能真如斯坦利想的那样，骗了自己的妹妹，卖

了贝拉里夫，把钱据为己有。 
第二幕中，她让斯坦利帮忙扣背后的扣子，表现轻浮，有违传统道德地勾引自己的妹夫。除此之外，

布兰琪还离间妹妹夫妻间的感情，趁妹夫不在的时候说他的坏话，语言极其刻薄。她把斯坦利称为野兽：

“他的行为行动就像是野兽，他有野兽的习气！吃起来、动起来、说话起来都像是野兽！他身上有种——

低于人类——还没进化到人类阶段的习性![7]”她把他称为“人猿”：“夜幕降临，其他的类人猿也都跑

了来聚会！就在洞穴前面，都像他一样地咕噜嘟囔，狼吞虎咽，拙手笨脚！他的扑克之夜——你可以称

之为——类人猿派对![7]”在姐姐的挑拨下，斯黛拉也开始指责丈夫吃饭时的那双手，“油渍麻花得真叫

人恶心”[7]，称他为“猪猡”，终于导致斯坦利发怒。妹妹夫妻外出时，布兰琪挑逗前来送报的年轻人，

吐露想在对方的嘴唇上吻一下。这让读者不禁觉得，布兰琪太轻浮，太随便。第七幕中，斯坦利揭露了

布兰琪的过去，那就是她和许多男性发生过关系，并且作为一名老师的她却和一个十七岁的学生鬼混，

因此被赶出劳雷尔镇。即便来到这里，她还企图用欺骗的手段获取米奇的爱情。 
读者带着原有的价值观念及道德标准去审视布兰琪，心中“坏女人”形象形成了：一个矫揉造作，

撒谎虚伪，破坏妹妹幸福，不守贞洁的荡妇。 
而对于斯坦利，大家觉得他简单、直率、真实。例如，和妻子吵完架后，他像个小孩子一样在楼下

深情地呼喊着斯黛拉。他还如同一个英雄一样揭露了布兰琪的伪装，尤其在提醒自己的好朋友米奇别受

骗上当时，他说：“我要是在一切都心知肚明的情况下还让我最好的朋友去受骗上当，那我下半辈子良

心都甭想踏实![7]”这样的言语让读者感到斯坦利真的很正直善良。同时，斯坦利让读者们同情：布兰琪

的卧室同他与妻子的卧室仅由一道门帘隔开，生活起来有诸多不便，她的到来打破了自己和妻子的幸福

生活，缩小了他们本就不大的居住空间。斯坦利对妻子说：“等他走了，等你把宝宝生下来以后，一切

都会好起来的。咱们之间也会和从前一样要好……再没有什么人的姐姐在帘子后头偷听了，那该有多

好![7]”布兰琪不仅仅在自己的房间里活动，她还把她的触角伸展到这个家的每个角落，试图把房间布置

得充满南方贵族的氛围。她把灯泡罩上彩色纸灯笼，使房间的光线变暗；她把自己的漂亮衣服随意地丢

在斯坦利夫妇的床上；她经常长时间占用浴室，使得斯坦利多次忍着尿急，在门口气急败坏地大骂，“给

我从浴室里滚出来![7]”在读者看来，尽管斯坦利有些粗俗，但他真心爱着并需要着他的妻子，在保护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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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不受破坏和朋友不被欺骗上也值得肯定。相比矫揉造作，满口谎言，不守贞洁的“坏女人”布兰琪，

读者自然更喜欢正义，合乎人性，性格自然的斯坦利。 

3. 布兰琪与斯坦利的形象的颠覆 

然而在第十幕中，斯坦利在布兰琪精神恍惚之时对她实施了强奸，这给了布兰琪毁灭性的打击，导

致她精神失常，最后被送进疯人院。第十一幕中，斯坦利嘲弄已濒临崩溃的布兰琪，撕下她喜爱的罩在

灯泡外的纸灯笼，表现得极其冷漠与残酷。斯坦利没有人类最起码的同情心，可见他本性残忍。自此，

读者心目中布兰琪“坏女人”的形象及斯坦利“高大的”的形象动摇了。此时，读者陷入了困惑与矛盾

之中：到底应该怎样去理解布兰琪和斯坦利呢？ 
霍兰德认为，唯有理解作者的身份主题，我们才能真正欣赏艺术家留给我们的礼物[8]。乔治布莱也

认为，“只有读者对作者的思想达到‘难以描绘的熟悉程度’，二者的思想完全一致，他才算得上投入

书本当中[9]。威廉斯曾无数次在公开场合声称：“我就是布兰琪杜布瓦”，可见威廉斯想唤起观众对布

兰琪的同情。再来看看威廉斯的生活经历及生活背景：他的爸爸曾进过军校，并在美国对西班牙的战争

中担任过陆军上尉，后做了旅行推销员，常年在路上奔波，染上了酗酒，通宵玩牌，玩女人的恶习。而

剧中的斯坦利亦是如此，如此看来，斯坦利这个形象的原型就是他的父亲。威廉斯的妈妈是一位南方淑

女，出身于基督教牧师家庭、端庄娴雅甚至有些拘谨造作。这样的婚姻和它所缔造的家庭自然不会美满。

此外，影响威廉斯性格和他对生活的看法的还有其他的原因。由于父亲大部分时间都消磨在路上，他和

兄弟姐妹们早年随着母亲跟着当牧师的外祖父，在美国南方的教区里生活。南方的童年生活是他一段美

好的回忆。后来，由于父亲晋升为国际皮鞋公司路易斯分行的销售经理，威廉斯一家由静谧的乡间市镇

迁徙到繁忙的大都会，威廉斯感觉就像是被逐出了伊甸园。在这个新的城市里，他的南方口音和行为方

式遭到北方孩子们的戏弄和冷落。由于小时候生活的周围都是女性，威廉斯养成了一种羞涩的、柔弱的

女性气质。所以他还被常被当作女气的男子而受到欺侮，出于同样的原因，他也不讨父亲的喜爱。  
威廉斯怀恋昔日南方田园诗般的生活，他在商业和工业的现代社会中找不到适当的位置，家庭和个

人的不幸给他一种被抛弃的孤独感，清教主义的传统压抑着他，他渴望和追求爱、美与自由。最后，写

作，也就是用幻想去改变、弥补满足了他逃避现实的强烈需要。布兰琪同样是被夹击在温柔的旧南方乡

间和嘈杂的艾里森大街之间而无所适从。艾里森街的原型也就是威廉斯当时举家迁居的圣路易斯。导演

埃利雅卡赞评曾评论道:“布兰琪这个女人就是威廉斯”。 

4. 布兰琪与斯坦利的形象的重读 

根据“互动式读者反应理论”，我们在阅读时，文本总是刺激我们按照自己独有的方式作出反应。

所以阅读伊始，按照我们的道德标准，布兰琪就是个不折不扣的“坏女人”，而斯坦利坦率，自然的个

性也自然符合大多数读者的口味。随着阅读的深入，读者会产生新的阅读感受，特别是布兰琪被强奸后

被送进精神病院给读者的刺激，再了解到作者的经历及作者本人对两位主角的情感态度后，读者们对布

兰琪以及斯坦利的理解便发生了大转变。现在就让我们来经历这个修正的过程，看读者是怎样改变原来

对人物和事件的理解的。 
布兰琪的形象被颠覆后，重读作品，同样的事情，读者的理解完全不同了。布兰琪嗜酒、打扮、洗

浴、淫乱、撒谎和挑拨妹妹的夫妻感情都有了合理的解释。布兰琪从小生活在南方种植园主家庭里，接

受的是南方淑女式的教育。南方淑女们必须依附于男人。她们必须举止风雅、谈吐得体，具有仪态万方

的大家风范。所以布兰琪才会如此爱打扮，有那么多漂亮衣服、首饰，这完全是为了讨取男性的欢心。

布兰琪曾对妹妹说：“我从来都不够自立，当你不够强的时候——软弱的人就必须光彩照人——你就必



刘俐 
 

 
92 

须得披上软弱的亮彩，就像蝴蝶的翅膀，还得——在灯泡上罩个纸灯笼……[7]”。 
祖上庄园的丢失，亲人的相继去世打击着布兰琪，自己言行导致同性恋年轻丈夫的死亡也让她深感

内疚。她和陌生人乃至自己的学生关系暖味，完全是为了填补内心的空虚。她曾对米奇坦白：“没错，

我是跟陌生人有过很多次亲密关系。那是在艾伦——死后，跟陌生人缠绵悱恻对我而言是唯一将我空洞

的心填满的途径”[7]。出于恐慌，她才像是被驱赶着，从一个转向另一个，最后甚至找上了一个十七岁

的男生。同酗酒一样，她的洗浴也是一种逃避机制，布兰琪在浴缸里的近乎于仪式性质的洗浴使她重回

先前的纯洁境界。 
我们可以感觉得到她对已逝丈夫的深情：还在第二幕的时候，她就对斯坦利碰丈夫写给自己的信反

应强烈。妹妹斯黛拉也证实，姐姐是多么爱她的丈夫——“简直连他踩过得地面都膜拜不已![7]”欲亲吻

送报纸的年轻人也是因为他让她想起了艾伦。我们当然会同情这样一个没有财产，没有朋友，不再年轻，

山穷水尽的女性。从我们传统价值观念出发，她是一个“坏女人”，但考虑到南方淑女行为方式对她的

桎梏以及现实的残酷，读者便不再用之前的道德标准去衡量她，不禁对她产生怜悯之情。 
而对于斯坦利，回顾起来，我们会发现他性情暴戾。作为丈夫，不但没给妻子应有的保护和温存，

反在酗酒之后对她拳脚相加，经常不顾妻子通宵打牌。他还对妻子有很强的控制欲和占有欲，例如：他

总是强调根据拿破仑法典，凡是属于妻子的财产也都属于丈夫所有。 他盘问布兰琪关于贝拉里夫的遗产

问题，表面上是为妻子争取权益，实际上是为自己考虑。布兰琪来到这儿，占用他的浴室，说他坏话，

故作高雅的举止，讲究的衣饰，甚至她重新安排过的屋子都让他感觉不自在。因此，他调查布兰琪的过

去，粉碎她和米奇的爱情，就是借机报复，尽快将她赶走。对斯坦利，剧中第一幕就有这样一段描述：

“他只要打眼一看，就能估摸出眼前的女人属于那种性爱类型，脑际里马上就能呈现出赤裸裸的形象”

[7]。强奸布兰琪满足了他原始的性欲，对布兰琪肉体的侵犯也是对她报复。而这最后的侵犯和报复也彻

底摧毁了浪漫的布兰琪。 
综上，我们发现斯坦利是邪恶的，他的行为代表着人类人性的泯灭，读者彻底把他和同情，怜悯，

宽容，爱与真诚等美好的品质分开了，粗野、自私、绝对的利己主义才是他的本质。 

5. 结语 

威廉斯最初把斯坦利塑造得讨人喜欢，把布兰琪描述得令人讨厌，但当他把布兰琪的内心世界挖掘

得越来越深并将其呈现在读者面前时，布兰琪便变得越来越令人同情，而斯坦利的邪恶的本性也越来越

明显了。威廉斯就是想让读者先自己形成一定的认识，让其“稍不留心”掉入他设置的陷阱里——透过

不同视角形成相互矛盾的认识——然后在此基础上把阅读引向深入，用后面的阅读不断修正在前面的阅

读中形成的不成熟的看法，以此方式使读者产生对文本的深层次解读。 
评论家为布兰琪辩护，读者给予她同情正是文本引导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不断进行自我修正的结果。

此外，读者还要结合作者的经历及情感态度来解读文本，以便更好地理解和阐释文学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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